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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黃仰鵬東莞報道：由比利時世界文
化藝術交流中心、加拿大安河中國美術會、新加坡彩畫
會、南非華人美術協會共同主辦的 「二○一○廣東東莞
藝術博覽會」正在東莞會展中心舉行，來自全球二十多
個國家和地區的五百多名書畫藝術家聚集東莞，攜帶一
萬多件具有濃厚中國文化色彩的海外藝術精品進行展覽
和藝術交流。本屆藝博會將展至明日。

比利時華夏書畫研究院院長陸惟華，國際書協副主
席丘程光，比利時世界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顧問、博士後
藝術家齊鵬，香港春風畫會會長蔡雄等多位知名藝術家
出席本屆藝博會開幕式。陸惟華表示，隨着中國經濟的
發展，中外文化交流將迎來一個高潮。他指出，華人藝
術機構近年來一直擔任着中外文化交流橋樑的角色，一
方面在居住國利用各種資源推廣中國文化和藝術，幫助
中國藝術家走向國際，另一方面則是回到祖國舉行藝博
會等交流活動，將海外一些藝術經營理念帶回來。陸惟
華還表示，東莞歷經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即將迎來文化
大發展的時期，同時東莞蘊藏巨大的藝術市場，對華人
藝術家有很大的吸引力。

本屆博覽會展覽面積達到一萬多平方米，共設有五
百多個展位，匯集了海內外五百多位書畫藝術家參與展
覽和藝術交流，當中包括來自內地三十個省市和法國、

英國、比利時、意大利、香港、澳門等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書畫藝
術家。除了展出書畫藝術精品之外，還設有玉器工藝品展區，展出珠
寶玉器、奇石古玩、陶瓷紫砂、根雕石刻、紅木家具、工藝禮品、湖
筆端硯、徽宣圖書、茶品文化、蘇繡沉香等具有濃厚中國文化韻味的
藝術品。藝博會負責人袁楚超說，由於這兩年玉器工藝品市場以及禮
品市場非常火爆，因此本屆藝博會專門開設展區供藝術機構參展，此
次展出的一萬多件海外藝術精品，風格多樣，層次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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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洪捷報道：科技
日新月異，創意與時俱進，致力於介
紹外國新興媒體趨勢的 「微波國際新
媒體藝術節」昨日（二十六日）起至
十二月十二日舉行。藝術節已踏入第
十四年，今屆的主題是 「天下太屏
Screenarcadia」，通過展覽、電影、錄
像及動畫放映、參觀實驗室、工作坊
及主題研討會，探討屏幕這個媒體的
發展脈絡與未來路向。

該藝術節節目總監（Programme
Director）鄺佳玲昨日在預展上介紹說
，這次的主題 「天下太屏」主要是與
大眾研究屏幕文化，其實屏幕在最早
期的電影已經出現，然後發展成今天
電視、電影、手機、電腦等的屏幕，
可見科技與生活關係越來越緊密。在
大會堂舉行的 「天下太屏」主題展覽
，通過參展者的創意去剖析 「熒光幕
」的過去與未來。

展覽邀請了六位媒體創作人，通
過對科技的掌握，讓觀者了解屏幕的
不同狀態及可供想像的空間。美國的
謝飛．艾倫．羅德（Geoffrey Alan
Rhodes）的作品《52 撲克影院：驚魂
記及第一滴血》，把現場布置成一個
賭場，讓人們如玩遊戲般來看電影。
羅德在五十二張撲克上安裝不同的密
碼，觀眾將撲克對着裝在燈光裡的鏡
頭，屏幕便會根據撲克上的密碼數字
，放映《驚魂記》及四集《第一滴血
》的片段，這樣觀眾就算不懂得操作
儀器，亦能如玩遊戲般隨意剪接出電
影的不同情節。

韓國文畯鏞的作品《虛影實幕》
，在一個屏幕平台上，有一些四方體
，透明的一個方體代表光，其他的代
表影子，移動不同的方體，能造成不
同角度的影子，從而影響平台上房子
、鳥兒、樹木與人的移動與變化，以
至整個生態，非常漂亮又讓人們產生
無窮聯想。

瑞典的基斯頓．巴圖斯（Christian
Partos）的作品《母親》，只是用了如
馬賽克一般細小的四方鏡，按不同的
角度，配合光影的照射，砌出已逝母
親的優雅臉容，流露出藝術家的個人
情感，亦讓觀者了解到光影打在屏幕
上形成影像的原理。

邀觀眾參與電影演出
其他作品還有來自奧地利的格哈

．尚梅拿（Gebhard Sengmuller）的作
品《平衡影像─影像產生器》，來
自韓國辛宰旭的作品《後像─殘留
意境Ⅱ》，及來自德國的卡斯帕．
史察克（Caspar Stracke）的作品《這
麼近那麼遠》（泡泡版）。這個展覽
即日至十二月五日在大會堂低座展覽
廳舉行。

鄺佳玲還介紹了該藝術節其他節
目，其中乍現影院《彷彿，最後一次
》，歡迎任何人於十二月四日傍晚六
時半在荃灣某地點參與演出、體驗演
電影的感覺。鄺佳玲介紹說，觀眾可
於 網 上 登 記 （http://subtlemob.com）
，可與一位拍檔赴約，在參演前兩天
會收到演出的地址及地圖，屆時到了

預定地點要聽着之前下載的 MP3 檔案
，根據檔案聲中的故事及導演要求，
做出一些動作，體會生活與電影結合
的經驗，過程只有半小時。大會邀請
了來自英國的鄧肯任導演，他兩個月
前來港，選擇了荃灣區拍攝，並且以
一個啟發人們珍惜身邊人的故事為主
題。鄺佳玲說，現時已有二百多人登
記參加。

該藝術節又舉辦 「開放實驗室」
活動，讓觀眾參觀位於科學園的城市
大學創意媒體的實驗室，內有電影、
電動遊戲、移動電話、電網及參與式
媒體領域的最新科技，並觀賞七個融
入式裝置。觀眾可隨着融入式裝置的
影像與畫面，走進世界文化遺產的古
代都市中，認識歷史與藝術。

研討會增視覺體驗
有時候研討會給人的感覺是冗長

又沉悶，這次的主研討會 「未來影院
」，於十二月五日上午十一時至下午
四時舉行，過程中觀眾卻未必感到沉
悶，因為大會邀請了美國的虎虎有限
公司三位成員，通過數據收集及電腦
程式，將研討會的內容以動態圖像、

資料分析及視覺效果展現出來，讓觀
眾了解研討會的內容及統計資料，更
在視覺上得到有趣的新體驗。

「微波國際新媒體藝術節」去年
吸引了約二萬人次參與，今屆尚有其
他不同節目，有興趣參與可登上該藝
術節網站 www.microwavefest.net 了解
詳情。

六名創作人用科技發揮想像空間
微波藝術節探討屏幕發展微波藝術節探討屏幕發展

▲文畯鏞（左）與鄺佳玲介紹作品《虛影實幕》 本報攝

▲基斯頓．巴圖斯用鏡片馬賽克
砌出母親遺像 本報攝

▲謝飛．艾倫．羅德的《52撲克
影院》讓觀眾在遊戲中了解影像
與屏幕的關係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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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世界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等多個華人藝
術機構參展東莞藝博會 本報攝

上海剛舉行完世博
，大家正興高采烈慶祝
世博圓滿閉幕，豈料跟
着來的一場大火，死傷
慘重，暴露出城市管理
上的一些問題，把世博
帶來的歡樂情緒一下子掃光。

今次大火死傷嚴重，五十八人蒙難，
七十多人在醫院留醫，還有五十六人下落
不明。火災規模太大，怪不得市領導要親
自領軍，頻頻開會檢討了。

火災過後，陸續傳出一些因城市管理
欠佳帶出的問題，如上海城市發展迅速，
高樓大廈密集，消防配備卻未跟上去，能
夠升到一定高度的雲梯缺乏；供水系統水
壓不夠，滅火喉水力不足，應付不到高樓大廈的滅
火需要。有人開玩笑說，千萬不要住得高過十樓，
否則火災時沒有雲梯上來救人。出事的大廈正作外
牆維修，圍了塑料網，起火後迅速蔓延，一發不可
收拾。外牆裝修的工程公司是國企，但層層承包，
最後的承包商根本就沒有合格執照，工人是無證操
作。現場工地管理混亂，才引致這麼大的傷亡。

不過，我覺得火災發生後有關當局算是反應迅
速，立刻組織醫務人員即場搶救，也聯繫了市內幾
家醫院接收傷員，表現出高度的應變能力。市政府
透明作業，快速發放消息，醫院之間還設立通報渠
道，協助災民尋找失蹤親友，這可能是為世博作好
應變措施的餘蔭。上海市政府還打算把十一月十五
日設為上海城市公共安全日，讓大家吸取教訓。

加拿大卑詩省前省督林思齊於 11
月22日因前列腺癌逝世，終年87歲。
中西報章都大篇幅報道，表示惋惜。

我跟林博士也算是朋友，是他看
了我報紙專欄上一篇文章，頗有共鳴
，約我和內子到他家午膳。那時他已

從省督崗位退休，我們參觀了他位於市中心的兩個單位打通
的公寓，有花木繁茂的露台花園。他自己下廚炒飯給我們吃
，味道的確不錯。

另一次他邀請我們去他家吃他家鄉風味的潮州凍蟹，並
詳述製作方法。又送我們一瓶自製的XO醬，附有詳細製作
方法。他也曾造訪舍下，我們用從樹上剛摘下來的黃金李和
自製的麵包招待他。他十分欣賞那剛出爐的新鮮麵包，回家
立即買了一部麵包機。

他是林思齊園藝會的永遠名譽會長，我也是這個會的顧
問。每年聖誕聚餐我們同坐一桌。他像大家一樣購買若干現
場抽獎券，每逢中獎表現雀躍，雖然獎品只是一些普通花木
。園藝會以他命名，他當年答應用他的名字招徠，但只限十
五年，之後便要改名。所以最近園藝會和用他名字的聖樂團
都改名了。溫哥華最大的移民服務機構中僑互助會，經常
獲得他的捐助，其中很大的一筆還是用 「無名氏」名義捐
出的。

退休後的生活，最叫我尷尬
的一項是銀行戶口的自動轉賬。

忽然一日，銀行告知，汝戶
口欠賬幾多，請存款；然後很快
又一日，再發生另一項的自動轉
賬。單單這樣的透支罰款，已經

叫我損失慘重。關鍵很簡單，從前未退休時，戶口
總有點錢，如同水缸有水，小魚尚養得住，退休後
，魚缸的水，時有時缺，遇上自動轉賬的家居賬單
，便不知在什麼時候跌進透支陷阱之中。

我當然知道，一切的問題，在於 「五行欠水」
。像我這類的教員，工作靠的是年年簽的教書合約
，哪有什麼退休福利可言，強積金即使不給基金經
理投資蝕盡，五年後可以取回的，恐怕頂多只能用
於一次旅遊。當年所以努力供樓，很希望能在退休
後大樓換小樓，至少可以有點現金在手，若能在千
載難逢樓價高企時賣樓，我的退休生活也不至於太
坎坷吧？然而，老婆大人一聲不賣樓，我頓然噤若
寒蟬，再也無計可施了。退休生活，變成了 「失業
」的晚景，只堪做一名 「老宅男」，在家看書、喝
啤酒算了。

我將一個月要付的賬單清理出來羅列於案頭。
我知道，任我怎樣賦閒，我也得每月為清理家居的
賬單而努力。沒辦法，我的下一代有他們自己的家
居賬單，是我的家，賬單我還是要自己付清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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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此
我

不
相
信
那
一
紙
就
能
助
人
把
課
上
得
生
動

而
鮮
活
。
準
備
這
份
貓

紙
的
老
師
都
是
認
真
勤

勉
的
，
但
他
們
不
僅
在

形
式
上
，
更
在
內
容
上

要
成
為
一
名
好
教
師
，

前
路
尚
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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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你
看
張
照
片
。
﹂
我
一

面
笑
一
面
很
理
解
地
伸
手
接
過
說

：
﹁小
貝
貝
的
啊
？
﹂
他
們
的
兩

個
兒
子
，
近
來
給
他
們
添
了
一
個

孫
子
一
個
孫
女
。
雙
喜
臨
門
把
劉

大
任
夫
婦
樂
得
頻
頻
跑
新
澤
西
州

看
望
兩
個
小
天
使
。
大
任
遞
給
我

的
所
謂
照
片
，
絕
對
不
是
貝
貝
的

，
只
有
巴
掌
大
，
黑
白
兩
色
，
顯

然
是
從
雜
誌
上
剪
下
來
的
。
畫
面

倒
很
清
晰
，
圍
繞
着
寫
了
﹁林
口

﹂
的
路
牌
，
是
裝
模
作
樣
抽
煙
的

我
，
抱
了
酒
瓶
往
嘴
裡
灌
的
楚
戈

，
呆
站
的
趙
一
夫
和
張
拓
蕪
。

上
個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初
，
楚

戈
他
們
駐
紮
林
口
。
我
們
這
夥
剛

大
學
畢
業
，
有
工
作
不
忙
，
沒
工

作
更
閒
的
，
經
常
往
那
裡
跑
。
不

經
意
地
常
常
給
他
們
惹
些
麻
煩
。

有
一
次
我
們
在
他
們
營
房
裡
面
聊

天
，
聊
得
起
勁
，
圓
圓
脫
了
鞋
子

，
盤
腿
坐
上
了
一
張
床
。
忽
然
空
氣
凝
重
，
大

家
閉
了
嘴
巴
。
一
位
軍
官
已
經
走
在
一
排
排
床

鋪
間
巡
視
，
盯
了
圓
圓
一
眼
，
面
無
表
情
地
走

了
出
去
。
商
禽
說
：
﹁一
定
要
吃
排
頭
了
。
﹂

話
雖
這
麼
說
，
我
們
立
刻
也
把
此
事
撂
開
，
着

手
計
劃
等
下
的
吃
喝
。
大
家
掏
出
錢
，
辛
鬱
、

拓
蕪
就
去
張
羅
。
後
來
聽
說
，
他
們
挨
了
一
頓

訓
，
倒
也
沒
大
事
。
大
約
因
為
那
時
他
們
都
任

文
職
，
部
隊
馬
馬
虎
虎
網
開
一
面
，
算
了
。

為
了
安
全
，
這
以
後

我
們
都
到
他
們
租
用
的
一

間
房
子
裡
去
說
鬧
。
他
們

把
那
裡
稱
為
﹁同
溫
層
﹂

，
而
把
我
們
這
些
大
學
呆

過
的
都
叫
做

﹁
軍
系
的

﹂
。

家
居
樓
下
新
開
一
家
餐
館
。
我
說
﹁新
開

﹂
，
其
實
也
不
太
新
，
大
概
半
年
有
多
吧
。
每

天
中
午
，
老
闆
都
站
在
門
口
拉
客
。
半
年
來
，

眼
看
老
闆
臉
色
愈
來
愈
差
，
可
見
生
意
不
好
，

越
是
焦
急
，
越
是
難
看
。

餐
館
從
一
開
始
就
有
問
題
，
裝
修
黑
沉
沉

。
這
還
不
要
緊
，
最
糟
糕
的
是
拿
所
謂
﹁九
龍

皇
帝
﹂
曾
灶
財
的
﹁塗
鴉
﹂
來
裝
飾
。
那
怎
麼

算
是
書
法
呢
？
如
果
那
是
書
法
，
簡
直
就
是
侮

辱
了
書
法
。
有
那
麼
多
古
代
一
流
書
法
家
作
品

可
用
，
好
像
王
羲
之
王
獻
之
父
子

，
蘇
東
坡
米
芾
等
等
，
要
選
香
港

的
，
也
有
不
少
，
好
比
饒
宗
頤
佘

雪
曼
。
我
說
的
是
有
名
的
，
無
名

而
字
好
的
還
有
很
多
，
再
怎
樣
選

，
都
不
該
用
冒
充
書
法
的
胡
亂
塗

鴉
。

開
在
樓
下
，
即
使
門
面
不
好

看
，
我
們
也
去
光
顧
一
回
，
試
試

菜
式
。
很
可
惜
，
煮
得
不
好
，
又

貴
。
這
才
是
致
命
傷
。
光
顧
之
後

，
不
會
再
來
。
一
條
街
有
那
麼
多

菜
館
食
肆
，
顧
客
給
你
的
只
是
一

次
機
會
，
假
如
吃
完
之
後
印
象
差

、
不
再
來
，
對
做
生
意
來
說
，
那

當
然
很
糟
糕
啦
。

開
一
家
餐
館
，
要
租
金
要
裝

修
，
要
請
人
，
包
括
廚
師
、
店
面
侍
應
，
還
有

其
他
如
電
費
水
費
等
，
老
闆
是
有
壓
力
的
，
眼

看
生
意
不
好
，
支
出
又
少
不
了
，
當
然
焦
急
，

焦
急
萬
分
的
老
闆
，
站
在
門
口
拉
客
，
看
看
也

可
憐
。
但
是
，
沒
有
人
會

因
可
憐
老
闆
而
去
﹁幫
襯

﹂
的
。站

在
門
口
，
還
不
如

站
在
廚
房
或
者
店
內
，
至

少
可
以
監
督
保
證
質
量
。

某市醫院，一位末
期癌症病人入院。他已
病入膏肓，不宜動手術
，但仍然清醒，最大問
題是劇痛難當，坐臥都
痛，難以入睡。

他在其他西醫院已住院多時，為求止痛
，醫生重用嗎啡至安全上限，但仍然無效。
病人求生意志甚強，破釜沉舟，主動轉到中
醫院，希望嘗試換另一種療法，盼望奇跡。
然而，吃中藥多天，一樣不能止痛。

病人仍未放棄，請來一個據說名氣很大
的針灸師，針灸之後，痛楚如舊。

幾小時後，病人趁病房裡的家人與醫護人員不察之時
，從醫院的窗戶，跳了下去。

病人一直以來情緒穩定，事出突然，家人沒有責怪醫
護人員。

中醫朋友當天就在病房值班，談起此事，不無唏噓。
他說，醫學不是萬能的，無論中醫西醫，對末期癌症，多
無把握，到最後，很多人都難免痛苦。要想避免這種痛苦
，只能防患於未病，平日避風寒、節飲食、調情志，預防
最重要。一旦生病，病情較輕時，也要想清楚，到底要紓
緩症狀還是要治本，因醫療方案不同，中醫治本為主，過
程可能漫長而辛苦，或能換取以後的舒泰。如何選擇，最
終是每個人自己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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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前
人
說
那
個
懶
漢
的
故
事
，
總
認
為
是
編
造
的
，

哪
有
懶
成
這
樣
：
老
婆
出
門
把
餅
做
成
一
大
圈
掛
在
他
頸

項
，
餓
了
就
咬
餅
，
一
圈
餅
可
維
持
幾
天
。
結
果
回
來
卻

發
現
他
餓
死
了
。
原
來
他
只
張
嘴
咬
口
下
面
的
餅
，
懶
到

連
後
頸
的
餅
，
都
不
肯
舉
手
移
到
前
面
來
吃
。

直
到
河
南
信
陽
一
個
廿
三
歲
，
神
志
正
常
的
小
伙
子

活
活
餓
死
家
中
，
村
裡
鄰
居
給
他
的
肉
和
菜
，
還
掛
在
屋

簷
上
，
一
直
放
臭
也
不
做
來
吃
。
才
知
道
人
可
以
懶
到
不

要
命
的
地
步
。
不
是
說
農
村
的
人
很
勤
勞
的
嗎
？
怎
會
出

個
﹁天
下
第
一
懶
﹂
？
恐
怕
跟
一
胎
化
政
策
培
養
出
的
小

皇
帝
有
關
。

農
民
並
不
富
裕
，
但
父
母
對
這
個
寶
貝

楊
鎖
，
可
真
是
無
微
不
至
。
為
了
把
他
永
遠

留
在
身
邊
，
專
門
給
孩
子
起
名
叫
﹁鎖
﹂
。

孩
子
八
歲
大
時
，
父
母
出
門
還
把
他
用
擔
子

挑
着
，
不
讓
他
走
一
步
路
，
怕
累
着
。
家
裡

什
麼
活
都
不
讓
他
幹
，
兩
個
老
人
家
卻
累
壞

了
。
孩
子
十
三
歲
那
年
，
父
親
肝
病
去
世
。

十
八
歲
時
，
母
親
也
病
死
了
。
照
說
十
八
歲

的
孤
兒
，
可
以
自
己
獨
立
謀
生
。
他
這
傢
伙

卻
什
麼
都
不
做
，
不
洗
衣
服
，
穿
髒
了
就
扔

掉
，
再
換
一
件
。
吃
一
頓
飽
飯
後
，
就
一
直

睡
，
有
時
能
睡
一
兩
天
。
餓
到
不
行
，
才
出

門
討
飯
吃
。
天
冷
，
連
門
外
廁
所
都
懶
得
去

，
在
堂
屋
地
下
刨
個
坑
用
土
一
蓋
就
完
事
。

為
了
取
暖
，
楊
鎖
把
家
裡
能
燒
的
東
西
都
順

手
燒
了
，
連
床
也
燒
了
。

鄰
居
可
憐
他
，
常
帶
些
食
物
給
他
。
想

不
到
去
年
十
二
月
，
下
了
幾
天
大
雪
，
當
鄰

居
把
飯
和
被
子
送
到
他
家
去
，
他
已
全
身
僵

硬
，
斷
氣
了
。

懶
到
死
，
是
個
很
極
端
的
例
子
。
不
是
每
個
寵
壞
的

孩
子
都
會
死
，
原
因
是
：
父
母
還
在
，
有
錢
，
外
在
環
境

還
沒
有
任
何
試
驗
。
但
同
樣
的
結
果
是
：
這
種
﹁愛
的
教

育
﹂
只
會
造
就
出
窩
囊
廢
。

其
實
父
母
也
知
道
後
果
，
但
要
他

們
像
鷹
那
麼
狠
，
把
幼
雛
推
出
巢
外
學

飛
，
捨
不
得
。
這
點
﹁捨
不
得
﹂
，
根

源
不
是
愛
，
而
是
自
私
，
最
後
把
孩
子

一
生
毀
了
。

今
天
不
是
到
處
有
這
些
孩
子
嗎
？

阿 濃
林林思齊哲人其萎

葉特生
天天下第一懶

王 渝
給給你看張照片

舒 非
可可憐的老闆

黃子程
這這樣的退休

姍 而
貓貓紙

關

平

上上
海
火
災


